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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间故事渊源流长，其实说起来很多年纪不是很大的人都不知道我国有哪些民间故事,下面这些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几篇民间故事。我国有哪些民间故事1：张清选副将“没羽箭”张清，凭借超凡的武功当上东昌府兵马都监后，一心想选一个武艺超群、马上功夫好，且又善...
民间故事渊源流长，其实说起来很多年纪不是很大的人都不知道我国有哪些民间故事,下面这些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几篇民间故事。
我国有哪些民间故事1：张清选副将
“没羽箭”张清，凭借超凡的武功当上东昌府兵马都监后，一心想选一个武艺超群、马上功夫好，且又善飞物击人的副将。然而应选者倒是不少，张清挑剔严格，一个也没选中。
东昌知府新近得了匹口外乌雅宝马，无人能驯，知府就做了个顺水人情，将这匹乌雅宝马送给了张清。
张清十分爱惜这匹宝马，觉得良将配好马，正好疆场显神威。只是这匹马生性暴烈，不让生人近前，张清几次想驯服它，都被烈马咬伤。无奈何，只好将马养在厩中。
一天，一位朋友向他举荐了“花项虎”龚旺，说龚旺如何武艺高强，特别是一手驯马绝技，多么暴烈的生马到他手里，都能被他降服。
张清闻听东昌府有这等能人，忙吩咐有请龚旺。
龚旺是一名马贩子，因家境贫寒，常与人去口外贩马。不知是何原因，对老虎独有情钟，身上刺有虎斑，项上刺着虎头，故此才有了“花项虎”的绰号。
很快，龚旺被请到了兵马都监府。张清仔细打量这位“花项虎”，二十四五岁的年纪，仪表不俗，浑身透着一股英豪之气。张清暗暗称奇，说明相请之意，二人即到马厩看马。
二人刚到厩前，烈马见到生人，立时便乍鬃竖耳，“咴咴”暴叫。龚旺仔细观瞧这匹烈马，身长丈二，浑身油光闪闪。蜂腰、圆臀，蹄似碗，脖如弓，鬃若钢针，二目闪闪，睛亮如星，耳朵乍，响鼻喷，透着万分机警。更令人称奇的是，此马神韵不凡，每个蹄腕上都有一圈白毛，更显得迅捷善奔。
龚旺贩马多年，见过无数名马，如此宝马良驹还是第一次见到。龚旺暗暗喝彩，拱手施礼道：“将军洪福，果是一匹千里追风乌雅马，龚某愿为将军驯服它!”
言罢，闪掉衣服，就要进厩驯马，没走两步，停住了，面露羞色，对张清道：“将军休要见笑，龚某有个怪癖，驯马之前，要吃些酒肉……”
张清见说，爽快答应：“好说!要多少酒肉?”
“不多，十斤牛肉，五斤酒足矣!”
很快，仆卒从酒店提来了牛肉和酒。龚旺也不客气，一阵风卷残云。十斤牛肉和五斤酒都进到了肚子里。
龚旺精神大振，喝声“闪开了”!声若炸雷，飞身跳进了马厩里。惊是怒，立时扬鬃乍耳“咴咴”暴叫，这声长嘶，震得人心惊肉跳，耳根子发麻。没等龚旺近前，这匹马已前蹄腾空，高高地朝龚旺扑来，它要咬死或踏死这个敢近它厩的壮汉。
围观的人见此，都为龚旺捏了把汗。张清已领都过此马的厉害，喊声“当心”!就要跳进去相帮。
说时迟，那是快，就在烈马将要咬上龚旺的瞬间，龚旺闪身打出一掌。只听“啪”的一声，烈马登时一个趔趄，晃了两晃，没有倒下。
龚旺叹口气，跳出马厩，对张清道：“将军，此酒不纯，掺水足有二斤!不然，凭我的掌力，那马早已趴下!再打五斤酒来!”
张清见说，吩咐仆卒速去打酒，要坛封陈酿。
工夫不在，仆卒搬来了一坛上等佳酿。龚旺搬起坛子，咕咚咚一气喝了个底朝天，连连大叫“好酒”。
龚旺扔掉坛子，再次跳进厩里。有刚才那一掌，烈马已知这个壮汉的厉害，这次它已不再扑咬了，而是掉转屁股，想用蹶子踢死这个花斑虎!
好个龚旺，酒壮英雄胆，见烈马掉转屁股，想尥蹶子踢他，来了个“穿花绕树”，急步绕到马的一侧，飞起一掌，打中腰部。烈马暴叫一声，倒在了地上。龚旺趁势上前，紧按马头，麻利熟练地给它套上了笼头。然后牵出厩栅，飞身跃到马上，猛抽一鞭，烈马飞一般窜出都监府……
半个时辰后，龚旺驭马返回，再看此马，通身大汗，不住地喷着响鼻，再也没了刚才的野性。
张清接了，又惊又喜。龚旺道：“将军，此马还要再遛它三天三夜，不能停歇，方可完全驯服，能日行一千，夜跑八百。”
张清大喜过望，吩咐摆宴相待，留龚旺在府中遛马。
宝马驯服后，张清很是感激。又见龚旺马上武功也很好，善使飞枪取人，正合自己的选将标准，禀过知府大人，就将龚旺留在身边，当了副将。
我国有哪些民间故事2:郑天寿的鸳鸯梦
“白面郎君”郑天寿，上梁山前，曾做过一场鸳鸯梦，说来可悲可叹!
郑天寿家住苏州城外五里营，小伙子生得唇红齿白，容貌俏丽，宛若玉面仙女。
一天，郑天寿溪边涮笔，不慎手绢失落，左寻右找，不见踪影。正自着急。只听“啪”的一声，手绢丢落眼前。再看手绢里面，包着一只玉镯。抬头一看，只见一只官船擦身而过，船头之上，立着一位红衣少女，瞅着他，“吃吃”暗笑。手帕和玉镯正是她扔过来的。
这个姑娘叫左红莲，随父卸任还乡，途经此地，栓船小憩，拾到这方手绢。姑娘见这白面书生左寻右找，这才抛绢送还。
郑天寿捧着手绢和玉镯，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船上这位红衣少女，见她长得如此婀娜秀丽，顿爱慕之情。姑娘被他瞅得不好意思起来，垂首低眸，躲到船仓去了。
姑娘随船走后，郑天寿心里也走了味儿，暗想：一定是这姑娘见我俊秀，这才抛玉镯约我，权当定情之物。想到这里，急急回家，向爹娘要了些银两，谎说去苏州城里拜望同学。爹娘也没细究，随他去了。
郑天寿拿了银钱，追船而去。船到城里，停泊在一处码头上，一家人下船回府去了。郑天寿尾随来到左府，眼望朱漆大门，进不敢进，退又不甘心退，就在门外徘徊，期望能看能左小姐出来。直到天黑，也没见到左小姐的影子，只好怅然离去，投店住宿，期待明月能遂心愿。
第二天一早，郑天寿草草吃了点东西，就又去了左府，从日出东海到日升东南，足足有好几个时辰，也没见左小姐的芳影。郑天寿焦躁不安，正自胡乱猜想，只听背后有人说话，着实吓了他一大跳。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卖针线的王妈妈!王妈妈见郑家公子在左府门前扒头探脑，很感奇怪，问道：“哟，这不是郑大公子吗?你怎么在这里?”
郑天寿家是打造金银手饰的，王妈妈常去郑家为大姑娘小媳妇选手饰，所以与郑天寿混得很熟。
郑天寿见问，吱吱唔唔，并不正面回答，而是反问道：“王妈妈，您这是干啥来了?”“我到左老爷家去呀!这不，我刚进了不少彩线，夫人小姐一定喜欢的……”
闻听王妈妈要去左府，郑天寿心里一阵小鼓乱敲，暗暗打上了王妈妈的主意。他将王妈妈拉到一个僻静处，拿出了身上仅有的五两纹银：“王妈妈，我看您老人家整日东跑西颠地卖针钱，十天半月也赚不了几文银子。这是当侄儿的一点心意，就送给您老人家补个家用吧。”
王妈妈闻听郑家公子要白送她这么多银子，喜得两眼放光，伸手，就要来接。不过她停住了。常言说，礼于手下必有所求。我得弄明白喽，这小子为何这样大方，白送我银子。
郑天寿见王妈妈追问原由，地下一跪，掏出手绢玉镯，就把来龙去脉讲了一遍。退求王妈妈带他去左府，与小姐一诉衷爱屋及乌。
王妈妈拿着手绢和玉镯，左端详右打量，嘻嘻一笑：“这有何难!王妈妈看在你这个痴情分儿上，就帮你这个忙!”说完，一把拿过这锭银子，袖在了兜里。
王妈妈白捡了五两银子，心中自然比喝了密水还甜。她毕竟是个经多见广的人，觉得这样带郑家公子进去可不行。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：“我主郑公子啊，走，跟王妈妈回家，我得给你打扮打扮，你这个俊模样的，穿上花衣裳就是个俊闺女。我就领你进左府，就说你是我的老生女!”
郑天寿闻听高兴极了：“还是王妈妈有办法!”
王妈妈家住不远，当即二人回家，依计而行。郑天寿转眼变成了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。
二人收拾停当，已是过午。王妈妈领郑天寿进了左府。
王妈妈和左夫人是老熟人，二人见面，相互问好，显得很是亲热。
左夫人一见王妈妈身后还立着个羞答答的姑娘，问道：“这位姑娘是谁呀?”
王妈妈见问，急忙答道：“哟，看我，光顾了跟奶奶说话了，忘了介绍。这不就是我那傻丫头白莲嘛!白莲，快给夫人行礼!”
“白莲”说声夫人好，款款拜下。左夫人见此，喜得直夸王妈妈有福气，养了这么个如花似玉的俊闺女。
再说小姐红莲，闻知王妈妈卖针线来了，还带来了她的女儿白莲，很感有趣儿：嘻，我叫红莲，她叫白莲，走，看看她这朵莲花去!
红莲和“白莲”，终于见了面!
这边，左夫人细细挑选着钢针彩线，那边，红莲和“白莲”热情地说着话儿。二人谈些琴棋书画之事，说得很是投机。
约摸过一顿饭的时间，左夫人挑好了针钱，又和王妈妈说起闲话来。王妈妈怕呆得时间久了，让夫人小姐看出破绽来，起身催促“女儿”道，“白莲啊，咱呆得工夫不小了，快走吧!”
闻听要走，“白莲”可不乐意了撒娇道：“妈，再玩会儿嘛!人家还没跟红莲小姐玩够呢!”左夫人见说，就对王妈妈道：“看她俩说得多亲热，就像亲姐俩似的，就让孩子们多玩会儿吧!你看呢?”
王妈妈见此，也不好再说什么，挎上针线篮子，到别处卖货去了。
天快黑时，王妈妈放心不下郑家公子，生怕给她捅下什么漏子，就来领他回去：“丫头哇，天不早了，咱们快回家吧!”
“白莲”闻听催他回去，又一次撒起娇来：“不嘛，不嘛，我还没跟小姐玩够呢!”左夫人一旁帮腔道：“王妈呀，你就别再催了，白莲这姑娘聪明伶俐又通晓事理，打一见面，我就喜欢她，就让她在这陪红莲玩几天吧!”“对，就让白莲住我这吧!”红莲小姐也舍不得让“白莲”走，一旁帮着母亲求情。
闻听夫人小姐要让他住下，王妈妈可吓了一大跳，这怎么能行呢!万一做出什么事来，岂是闹着玩的!于是忙道：“不行啊!这丫头从小让我惯坏了，脾气不定性，说不准哪时会惹你们生气，冲撞了夫人小姐，俺们这小户人家可担当不起!”说着，动手就来拉“白莲”。
“白莲”望了望小姐，又看了眼夫人，向他们投去求援的目光。还是红莲小姐反应快，起身拦住了王妈妈：“王妈妈，你先回去吧，就让白莲姐姐住一晚上行不?明儿个我准让她走!”
小姐话说到这份上，可让王妈妈做了大难!暗暗叫苦道：“我那傻小姐呀，你还蒙在鼓里呢，她……她是个男子身呀。”但她又不能直接说破，只好硬着头皮“这这”了起来。
“白莲”趁机说道：“妈，别这个那个的了，既然红莲小姐诚心留我，我就住一晚上，明儿准走!”
王妈妈叹口气，使劲瞪了他一眼：“你呀，嘿，你可给我当心，千万别惹夫人小姐生气!”王妈妈把“千万”二字说得特别重，意在提醒他，千万别做出什么不轨的事来!
“白莲”见王妈妈终于有了活动话儿，好不高兴，连忙接茬儿说道：“这个我知道，妈妈尽管放心就是了。”
半夜时分，“白莲”见是道破天机的良辰到了，对红莲道：“小姐，咱说了这一半天话，你知道我是谁呀?”红莲小姐很是感到好笑;“嘻，你是谁?你不是王妈妈的女儿白莲吗?”“不，我不是白莲，我是……噢，对了，你看这是什么!”说着，从身上掏出了那方手绢和玉镯。
红莲小姐一听她不是白莲，先自吃了一惊，又见她拿出了手绢和玉镯，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，“腾”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：“你……你是什么人?”
郑天寿轻轻将小姐按下，说道：“小姐莫怕，你听我说嘛……”于是，便把如何追船，如何买通王妈，如何男扮女装进府来的详细经过，从头说了一遍，最后说道：“小姐呀，我确确实实是从心里爱你呀!不然，我何敢冒死来见小姐?小姐不是也爱我吗?不然为何送信物给我?”
左红莲听到这里，这才恍然大悟。原来他是误会了自己呀!当初我还他手绢，扔送玉镯，玉镯是为了增加重量，以便送还手绢，决无它意呀!
眼下这可如何是好!喊人?将这个胆大妄为的书生抓起来?自己已与他同室而眠，传扬出去，好说不好听，这脸还往哪儿搁!可是……左小姐一时没了主意。抬头再望这位俊俏书生，心里也是着实喜欢。难为他一片痴情，这也算是天意吧!左小姐想到这里，再没说什么，默许了郑家公子。
这天夜里，王妈妈一夜没有睡好觉，第二天一早，便来左府领人。
这一次，不仅郑天寿不愿走了，左小姐一夜风流，更是难舍难分。左夫人见女儿不愿让其离去，也就顺水推舟，相劝王妈妈。
王妈妈是个过来人，见此，心中叫苦不迭，无耐，只好独自离去。
四五天之后，郑天寿不得不走了。他与小姐商订，回去后，即差王妈妈前来提亲。
为了买下王妈妈这张嘴，郑天寿回家后，禀明爹娘，又要了十两纹银相送。王妈妈看在这十两银子分儿上，愿意做个顺水人情，再说这对年轻人做下等之事，她也难脱干系。不如两好合为一好。不过，她是深知左老爷脾气的，历来讲究门当户对，只怕是老母猪圈门——难达目的。
她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进了左府，把自己的来意，先讲给了夫人听。这等儿女大事，左夫人一人可不敢做主，就找老爷商量。左老爷闻听对方只是个普普通通的打银匠，门不当户不对，一口回绝了这门亲事。
不久，小姐发觉自己怀孕了。她见亲事已经无望，觉得再无脸活在世上，大哭一场，竟然悬梁自尽了。
小姐自尽的消息传出后，郑天寿简直哭瞎了眼睛：“小姐啊，是我害了你呀，我……我对不起你啊……”他恨这个不公平的世道，更恨逼死亲生女儿的左老爷!他打听到小姐的尸体停在城外一座破庙里，当天夜里就赶去启开小姐的棺材，将小姐的尸体偷了出来，将尸体背回了家。
他自己有一间书房，平时吃住都在里面。郑天寿将小姐的尸体放到自己的床上，关严了门窗，便口对口地给小姐换气。他听人说，凡是屈死的人，如果有人真心实意地给她换气一百天，就会气死回生。他觉得是自己害了左小姐，他一定要用自己的真诚来救活自己的心上人!
从此，郑天寿一天三次给小姐换气，从未间断过!到了第九十九天上，奇迹出现了，左小姐慢慢睁开了眼睛，竟然神奇地活了过来，她已自己会喘气了!郑天寿知道，再有一天，小姐就可以地走路了，重返人间了!他是多么的高兴啊!
然而，就在这九十九天上，厄运降临了!左家老爷也不知从哪得到的信，说自己儿女尸体被郑家偷去，每日凌辰，就告了官。官府即差人来拿郑天寿。
郑天寿苦苦哀求，承认这一切，说，再容他一天，小姐就可起死回生了。差人可不听他这一套，锁了郑天寿就去见官。大堂之上，郑天寿再一次苦苦哀求，请左老爷看在父女情份上，再容他一天，再过一天，他保证能将小姐救活，到时候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
左老爷闻听大怒，说他胡说八道。喝叫知州大人重重治罪与他。知州大人自然是言听计从，发签将郑天寿押入大牢里。
再说左老爷，余怒不屑，喝叫家人速去郑家，抢回小姐的尸体。家人得令而去。
家人怒冲冯进郑天寿的书房。一见进来了生人，突然左小姐从床上跳了起来，“嗷”得一声，直扑来人，没走半步，“扑通”摔倒在地，再也活不过来了!因为换气之人，一百天内，是不能见到生人的。可怜左小姐，仅差一天，再也难返人世了!
后来，郑家不惜倾家荡产，将儿子赎了出来。郑天寿书读不成了，只好随父四处打制银器糊口。为了防身，渐渐学了一身武艺。之后辗转来到北方，上了清风山。与“锦毛虎”燕顺，“矮脚虎”王英，占山为王，干起了杀富济贫，替天行道的义业。
我国有哪些民间故事3:陈达少华山落草
“跳涧虎”陈达，身强力壮，性情粗鲁，使一杆丈二长枪，邺县无敌。梁山泊聚义前，他与神机军师朱武，白花蛇杨春，虎踞少华山，打家劫舍，除暴安良。这里不说朱武和杨春，单说陈达，他是怎样上山落草的?
陈达原是河南邺县城东关人。他的宅前是邺县有名的糠粮市。俗话讲：靠山吃山。陈家没有寸田，全靠吃糠粮市过活。啥叫吃糠粮市呢?原来过去粜米籴粮不用秤称，而是用斗量。陈家父子就在集上管这事儿。也就是相当于后来的税桌子，负责给过秤，然后交纳管理费。过去不是这样，而是米入斗后，拿刮板在斗上刮一下，抹平，刮下的粮食归管事人。不过管这糠粮市也不是件容易事。一要德高望众，大伙信得过;二要会两手，以便维持市场秩序。陈达的爹爹陈大枪，武艺高强，陈达也从小跟爹爹学了一身好枪法。父子俩管理这糠粮市，给人方便，秉公办事，老百姓都信得过。
天有不测风云。开封府尹赵诚上任后，大舅子李一毛狗仗人势，见管糠粮市是个“红”，便想霸过去，集集带着管家和一帮恶奴来捣乱，逼着人们去他那儿粜米籴粮。陈家被砸了饭碗，自然不干，就去找县官告状。这县官长着狗舌头，见这是巴结赵诚往上爬的好机会，自然胳膊肘儿不会往外拐。他把李一毛请来，二两“猴尿”一喝，嘴对耳朵一喳喳，定下一条绝户计：如果陈家敢做，必然二虎伤一;如果不敢，正中下怀。于是传话给陈家，某天某日来大堂听候明断。
暗室亏心事，陈家当然不知。到了这天，父子俩一块进了大堂。一看这阵势，倒惊呆了。只见大堂中间架着口油锅，沸油滚滚，冒着青烟，眼看就要着了。一个衙役提来一只肥鸡，锅中一扔，“哧啦”一声，肥鸡立刻翻了上来。县官大堂高坐，手捋胡须，“唔”一声，笑眯眯点点头。
陈李两家两厢站立，听候大老爷明断。县官干咳一声说道：“陈李两这争糠粮市，弄得满城风雨，本县秉以公心，青天明断……”说着，手指堂下油锅道：“你们两家谁能从这油锅里走过去，糠粮市就归谁，不然嘛，本县另委别人，休再争执。”
这一招确实厉害，陈家父子万没想到县官会这么断，一下子愣住了。李一毛不得意，手摇鸳鸯扇，大摇大摆地走到陈达父子而前。鼠牙一龇，一阵嘿嘿干笑，挑逗道：“姓陈的，大老爷吩咐了，锅里走一趟吧，大爷我要看看炸大虾……”
陈达一听，火撞脑门，一把薅住了李一毛的脖领子，狠狠地揪着，恨不得一口吞了这个恶棍。李一毛被勒得嗷嗷叫。陈达骂道：“你这无赖，欺人太甚，你先走一趟，爷爷也饱饱眼福!”说完，“当”一拳，把李一毛打了个仰八叉。大堂之上岂容放肆。县官如何肯依，惊堂木一拍，喝叫左右：“给我拿下了!”几个衙役如狼似虎扑了上来。这时，一直没说话的陈大枪跨前一步，说声“慢”，伸手拦住了衙役们。回头对县官说：“大老爷呀，青天在上，休怪小民莽撞，你这样断，着实不公啊!”
县官眼皮一翻说：“怎么不公?你想要鸡，又想要蛋，哪有这等好事?走与不走，休再罗嗦!”陈大枪大喊冤枉，跪在地上，求大老爷开恩秉公而断。吃了锅铁黑了心的县官哪听这些?对陈大枪说：“休再罗嗦，既然你等惧死惜身，本县只好委别人了。”说着，冲着李一毛的管家道：“来呀赵狗子，他们鹬蚌相争，你来渔利，本县委你代管了。”这实际上还是等于给了李一毛。赵管家说声“是”，跪倒磕头，连叫“青天”。李一毛得意洋洋，大拇指一挑，连小眼全笑没了。县官这样向潘灭杨，打鸡轰狗，就是个木头橛子这会儿也得骨碌骨碌。陈大枪气得脸色煞白，“呼”的一声站起来，冲着县官喝道：“你这混官，伤天害理，这样断，俺不服!”县官嘿嘿一笑道：“不服又怎样?本县言出如山，不然，你走油锅!”
常言道：火候不到水不开，逼不到劲上不杀人。陈大枪血往上撞，褂子一脱，“啪”一声摔在地上，说：“你当爷爷不敢?俺要皱皱眉，不算真好汉!”说着，裤腿一挽，就往油锅走去。
陈达一看，“啊”一声扑过来。急忙拦住，说啥也不让爹爹去。陈大枪一把抓住儿子的肩膀，忍不住老泪横流：“孩子，祖宗上没给咱留下啥，只有这糠粮市，咱世代经管，不想被那小子霸占，咱们要为这争口气，今个就是横着出去，也不能孬在这帮这伙手里!”说着，推开陈达，又往前走。陈达还是拦住，说啥要替爹爹去。陈大枪哪里依?一把推开儿子，头一昂，大踏步向通往油锅的木板走去。
人们一下子惊呆了。就连定这绝户计的县官和李一毛也没想到姓陈的真敢下油锅，两只眼不错珠地盯着，半张着大嘴，就连喘气儿也忘了。陈大枪走到锅沿上，停住了，轻蔑地看了眼这帮丑类，仰天一阵哈哈大笑。笑声虽不算高，却震得大堂嗡嗡直响。笑够了，“嗖”一把拽下腰带上的汗巾，嘴里一塞，眉毛一抖，向着滚烫的油锅走去……
几个衙役不忍观瞧，“啊”一声惊叫背过身去。陈达“呀”一声惨叫，疯了般扑了过去。这时陈大枪已从油锅里走过，重重的摔在地上，人事不醒。他的脸蜡黄蜡黄，满脸滚着豆大的汗珠。陈达心似油煎，捶胸顿足，哭倒在地。众衙役一看这情景，惊的面面相觑，呼啦啦围过来。只见陈大枪的一条腿已经炸糊，惨状不忍目睹。
县官如梦初醒，半天才醒过盹来，抹了把额上的虚汗，惊叹一声，不得不把糠粮市断归陈家。可是事儿并不算完，李一毛就跟没这回事一样，每逢集上照样还是来霸市捣乱。陈达去找县官做主，县官哼哼哈哈，根本不理。直到这时，陈达才知上了大当。
家中无吃无喝，爹爹医伤无钱。难道就这样让人骑脖子拉屎?难道爹爹就白白地残废了吗?陈达万般无奈，仰天长叹道：“你们真是往绝路上逼我啊!”
半年后的一天集上，陈大枪的腿稍能活动便拖着这条残腿来市上主持事务。乡亲们都知陈家冤枉，都围上来问长问短，并主动送他粮米，你一把，他一捧，一会儿的工夫，过斗的笸萝里就送满了。
李一毛赶来，乱棍打散了乡亲们，腰一叉，冲着陈大枪一阵嘿嘿狞笑：“你这炸不死的老狗，那条腿又不想要了吧?”说着，头一摆，立刻上来几个恶奴，一人一把，就跟撒粪一样，把笸箩里的粮食给扬了一地。
陈大枪忍无可忍，上前与李一毛评理。李一毛一副不屑的神态。两手交臂一抱，腿儿一颤，阴阳怪气地说：“嘿嘿，有本事再告去。邺县的天姓李，地姓李，老爷想叫谁半夜死，他不敢活到天明。”
说着驴脸一撂，眼露凶光，冲着恶奴们说：“来呀，先教训教训这个老杂毛!”几个恶奴应声扑来，不由分说，棍棒齐下，一顿拳打脚踢，把陈大枪打了个鼻青脸肿。
陈大枪夺过一条棍，奋起还击，一棍打倒了一个。李一毛一看，哟嗬，还真厉害!抄起根大棍，喊声：“上。”几个恶奴又扑上来。陈大枪坐在地上，防了东顾不了西，李一毛瞅准空子，照着陈大枪的脑袋就是一棍，可怜陈大枪，一声惨叫，倒在血泊中。
陈达闻讯赶来，已经晚了。他刚才是回家给人借口袋的，一看爹爹惨死在地上，“啊呀”一声暴叫，狂狮般扑上来，两枪刺倒两个恶奴，一把抓住正要逃跑的李一毛。
杀父这仇，夺碗之恨，不共戴天!陈达钢牙咬啐，两跟喷火，一顿乱枪，扎烂了这个恶棍。陈达回转身来，扑到爹爹的身上嚎啕大哭。
这边出了命案，早有人报到县衙。县官一听，这还了得!立刻亲自带人前来擒拿陈达。陈达痛不欲生，早把生死置之度外。见了县官，眼全红了。大叫一声，挺枪就刺。众捕快哪里抵挡得住?枉法的县官也死在了陈达的枪下。陈达连伤几条人命，无处安身，这才投奔了少华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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